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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性诗学视域下《水浒传》女性书写与文化认同

王昌凤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434023)

  摘 要:《水浒传》里的女性形象主要采用了物化叙事的方式来描写。她们是被非女性化了的

存在,是男权社会被规训的他者形象。这些他者形象也是中国古代女性传统审美偏见的文化表征。
关键词:女性形象;女性他者;刻板形象;物化书写

分类号:I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3)05-0084-05

  《水浒传》在处理男女关系方面是一部很有问题

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书。从书中人物数量上看,《水浒

传》几乎是男人的天下,所以有人说《水浒传》讲的全

是兄弟情义。从叙述立场来看,《水浒传》中仅有的

女性大多也是非丑即淫,正常的女人很少,除了金翠

莲、林娘子、史进的母亲和花荣的妹妹等少数存在感

不强的女性外,书中几乎没有什么好女人形象,而其

中的坏女人倒是让人印象深刻。金庸先生也曾说,
《水浒传》里的女子虽大多不可为妻,但也有两位大

美人可以为妻,一个是林冲的娘子,一个是花荣的妹

妹。从这一说法也可以看出这两位美人也是作为娘

子、妹妹的身份而被人记住的,然前者因美色而丧命

害人害己,成为导致男性合作关系破裂的女人,后者

则直接被当成物品发给秦明作为补偿,成为用来在

男性群体中成功平衡关系的女人;并且她们在《水浒

传》中都是不出名的或者被保护的弱势群体,不属于

性格人物或者典型形象。即便是梁山上的三员女

将,小说也是将其作为男性附属或者财产来表现的。

女性形象的去女人化是《水浒传》的一大特色,于是

在《水浒传》中随处可见的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互

怨怼和厮杀。《水浒传》将男性与女性的对立表现到

了极致,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更是丑恶至极,所以真

正在《水浒传》里有存在感的只是两类女性形象。一

类是梁山上的三员女将:顾大嫂、孙二娘和扈三娘。

另一类是梁山下的四大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

惜和贾氏。前者是去掉了女性特征的女人,后者则

几乎是去掉了人性特征的女人。

  一、女性的去性别化书写:梁山上的三员

女将

  (一)顾大嫂:被男性同化的女性

在《水浒传》中,顾大嫂虽然又凶又恶又丑,但快

人快语,有见识有眼光。书中是这样写她的:“眉粗

眼大,肥面肥腰,插一副异样钗环……有时怒起,提
井棒要打老公头,忽的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

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身高腿长,走路

微微起尘雾;肩宽胸阔,行动呼呼生急风。体胖肢

壮,一摇一摆甚刚强;脸圆颌正,一愁一喜多分明。

眉粗眼大,瞳孔闪烁如星月;鬓浓发乌,发辫卷曲似

游龙。平稳生就一副热心肠”。吴越先生说:“她一

个女人家,有胆有识,敢说敢干,办事干脆,遇事不首

先给自己想,肩膀上搁得住分量,是一个女中豪杰的

形象。”[1](P316)顾大嫂的优秀品质是仗义助人、豪放

不羁,而这更像是男人的品质。吴越先生的话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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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站在男权文化的立场上来说的。顾大嫂的令人佩

服正在于她具备了男人的某些性格特点:一身好武

艺,能打,虽丑但有英雄气概。顾大嫂给人印象不

深,同化在男人堆里不突出,女人的特征又不明显,

属于没有什么特点被符号化的物件式的存在。她的

女性身份只是用来在特殊的时候用于帮助男人脱离

困境的,如以孙立女眷身份打入祝家庄联合梁山好

汉攻破祝家庄,请人劫牢解救解珍、解宝兄弟,后在

梁山开酒店。顾大嫂能在梁山待下去说明了一个道

理,女人只有淡化了女性特征,像男人一样,才能进

入梁山,为梁山所接受。顾大嫂的所谓女性身份说

明她只是利用的工具,她是被男人同化了的女人,凸
显的是物的存在性特征。

(二)孙二娘:被强化男性特征的女人

孙二娘出身江湖,艺高人胆大,好杀人卖人肉包

子,彪悍得没有一点女人味,尽管涂脂抹粉、穿金戴

银,但无论外貌还是内心都尽显阳刚之气。小说是

这样形容威猛悍妇孙二娘的:“眉横杀气,眼露凶光。
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

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

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

照映夜叉精。”民间也是这样描述她的:“奴家青春年

二八,鬓边斜插海棠花。拉硬弓,骑劣马,流拐棒,当
顽耍,好吃人肉孙二娘,江湖绰号母夜叉。”孙二娘的

性格是嫉恶如仇,爱憎分明,胆大心狠,这同样也可

以是男人的性格,或者说是中性性格,男女通用。这

个女人给人印象很深刻,在十字坡开黑店,穿个三

点,店里来个人就想把他麻翻,瘦的做包子馅,肥的

拿来熬汤。这个女人比男人还男人,令人惧怕也令

人厌恶。她将男人的凶狠与胆魄发挥了到更高水

平,是被强化了男性特征的女人。她凸显的是物的

典型性特征。
(三)扈三娘:被物化了的女人

扈三娘出身名门,是漂亮而有本领的女人。她

身上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美貌,二是沉默。“天
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可见其高个细腰,
英姿飒爽的模样。“玉雪肌肤,芙蓉模样……眼溜秋

波,万种妖娆堪摘。”可见其妩媚动人。她是梁山上

最漂亮的女将领,为了她“宋江其夜在帐中纳闷,一
夜不睡,坐而待旦”。但如此美人在文中却是基本上

不说话的。她几乎被梁山灭门,未婚夫也被梁山所

杀,被捉上梁山后分配给了梁山上最不配拥有女人

的男人王矮虎。从头到尾没有看到她有抗争,她甚

至连怨言都没有。她基本上就是一个任人摆放的战

利品,是被物化的女人。《水浒传》里好不容易没有

偏见地写美貌的女人,但这个美貌的女人却是没有

生命的,像物品一样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只是男人观

赏争夺的对象。最初王矮虎看中了她,一上去便被

她打倒。宋江看中了她,上去也被她打跑。最后是

林冲上去将其擒获。她本该归林冲所有,但宋江出

于平衡梁山权力的目的,将她分给了人品比相貌和

身材更差的王矮虎。扈三娘全家几乎为梁山所害,
却要为梁山卖命,还要被一个人品和相貌皆无的男

人霸占,本来最为悲苦,然通读《水浒传》,书中扈三

娘几乎不开口说话,几近“失语”。印象中她只说了

两句话。初见王英,见对方耍流氓玩裸奔她说“这厮

无礼!”第二次王英挑逗美貌女将琼英,交战时被对

方一戟刺中大腿,倒撞下马来,扈三娘说“贼泼贱小

淫妇,焉敢无礼!”再大的痛苦,未见其伤心,没有听

见她抱怨,更从未听她提及报仇之事。她的死也是

莫名其妙的,征方腊时,她见王英被一个会妖法的魔

君砍于马下,便拍马上前,反被对方用一个镀金铜砖

砸在面门上,倒下马死去,无话。扈三娘虽有美貌,
也有身手,但她在《水浒传》中却没有个性甚至没有

生命,只是一个能征善战、美貌佳人的艺术符号。她

的美貌是没用的,她的死也是随意的,可见作者对待

女性的态度是敷衍的。女人的美貌只是众多财富之

一种,供男人享用。在《水浒传》中这样的例子是很

多的。董平看上太守之女,引梁山人去弄死太守娶

其女,不见此女反抗。林冲的妻子被高衙内调戏,林
冲见到妻子后不问有没受伤反问“可曾被这厮玷污

了?”不见此女有疑。秦明全家为梁山所害,他一上

山宋江就给他分了花荣的妹妹,不见此女意愿。女

性的物化与附属身份可见一斑。这些女性凸显的是

物的消费性特征。
梁山上的三员大将给人的启示是:女人要像正

常人一样,必须除去自己身上的女人性,跟男人一

样,要么同化,要么强化,要么物化,只有失去女性特

征,呈现出非女人的特点,才能有合法的生存权。梁

山上的三个女人都是以非女人的存在方式存在的:
顾大嫂是像男人一样,被男人同化因此能够获得认

同;孙二娘比男人还男人,因强化了男性特征而被男

人接受;扈三娘则直接成为男人的消费品,作为物化

的存在从来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拥有的只是

被男性接受的女性身份,却不具备基本的女性意识,
因而她们在《水浒传》中并没有很强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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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女性的去人性化书写:梁山下的四大

淫妇

  《水浒传》中真正有存在感的女性却因为女性意

识过于分明,而被称为有蛇蝎心肠的淫荡妇人。她

们便是梁山下的四大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
贾氏。她们的共同特征是长得漂亮、性感,很有女人

味,不忌讳表达女性的欲望和要求,且都死得很惨。
她们是体制社会塑造的刻板形象,对更多的女性起

规训作用。
(一)潘金莲之毒

关于潘金莲的美貌,书里是这样写的:“眉似初

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带着风

情月意。”对此,《金瓶梅》也有类似的描述:“从头看

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

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

月。”可见长得好看具有女性美应该是潘金莲突出的

特点。正是因为长得好看,潘金莲被地主家父子同

时看中,可她却宁死不从。因为她的反抗,她遭到了

地主的报复,被嫁给了“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
尽管如此,她还是很积极生活的,安安分分地跟着武

大郎卖烧饼。武大郎烧饼生意好她说:“都卖了? 卖

得好,那我明日多做一些!”烧饼生意不好,她说“那
我明日,少做几个便是了”。对待不是很宽裕的生活

她是很豁达的。在武松没来之前,她跟邻居是这么

说的:“我从小卖给张大户家做丫鬟,受人摆布,吃了

不少的苦。如今呀,嫁给大郎,总算过上了安生的日

子。我呀,也认了。我呀,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可见

当时的她并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然随着武松

的到来,一切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武松相貌堂堂,
拳头威武,一下子就唤醒了埋藏在潘金莲心里的青

春幻想,毕竟武松和武大郎的对比太强烈了。随着

英俊小叔的到来,潘金莲开始慢慢改变了。她开始

打扮,开始穿新衣服,也把对武松的好感逐步释放出

来。直到一个暖暖的冬日,她将压抑已久的感情完

全表达出来了。“叔叔若有心,吃了奴家这杯残酒”,
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她向对方表示好感,对方却

说嫂嫂休要做出这等猪狗不如的事来,武松认得嫂

嫂,拳头不认识嫂嫂。面对武松的愤怒,她无奈地说

“你这个人,好不识人敬重”。武松的到来,直观地用

容貌和身形唤醒了她少女的青春意识,对更美好生

活的追求与期待。然而武松的行事方式却是让她失

望的,说到底,年近三十的他此时不过是一个心智未

成熟的少年。潘金莲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爱情面前

一个女人的挫败感,更是面对美好期待消失的幻灭

感。于是她选择了潇洒多金又多情的西门庆。对潘

金莲而言,这既是自我证明,也是一种报复,更是自

我放逐。潘金莲的悲剧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她想好

好做事时被人纠缠,想好好生活时被人撩拨,想义无

反顾时又被人无视,最后只能在虚无里焚烧自己。
潘金莲让人看到一个女人带着火热的心走进生活又

是怎样一点点散去最后化为灰烬的。然生活虽然对

她报之以冷漠,但并没有逼她去杀人。潘金莲之死

还在于其狠毒,从犯错到犯罪,她对自己的选择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潘金莲这一毒杀亲夫的毒妇形象,
被定格在了文学史上。

(二)阎婆惜之贪

潘金莲是死于她的狠毒,阎婆惜则是死于她的

贪婪。她一个贫弱女子,在街头卖身葬父,得了宋江

的救助,又被他养为外室,从此“满头珠翠,遍体绫

罗”,生活无忧,然宋江将她娶来又不给她身份,即使

知道她与别的男人关系暧昧,只说“又不是我父母匹

配的妻室,她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 我

只不上门便了”,毫不在意。他既对这个女人不上

心,却又带着充满危险的书信和金银到这个女人的

住处,既带了这么危险的东西去了又不看好,难道他

不懂其中的利害么? 可见宋江从头到尾都没把这个

女人放在心上。他直接用无视的方式让这个女人承

受了比经济窘迫更扎心的情感疏离。这个女子对他

而言不过是一个摆件,闲时把玩,忙时碍事。可见从

头到尾宋江都没觉得她很危险,而她却对宋江步步

紧逼,要休书要金子口口声声还要对簿公堂,将矛盾

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最后被宋江活活杀死。身

在一个丛林社会,生而为弱女子不聪明就算了,还这

么贪婪愚蠢,这自然加速了她的死亡。
(三)潘巧云之狂

潘巧云出场时,作者隆重地写到:“黑鬒鬒鬓儿,
细弯弯眉儿,光溜溜眼儿,香喷喷口儿,直隆隆鼻儿,
红乳乳腮儿,粉莹莹脸儿,轻袅袅身儿,玉纤纤手儿,
一捻捻腰儿,软脓脓肚儿,翘尖尖脚儿,花蔟蔟鞋儿,
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更有一件窄湫湫、紧搊

搊、红鲜鲜、黑稠稠,正不知是什么东西。”这番描写

俏皮而轻薄,将男性看女性色情的一面表现得淋漓

尽致。接着作者又赋诗一首:“二八佳人体似酥,腰
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

枯。”金圣叹说“其淫其秽又复极尽其致,读之真似初

春食河豚,不复信有深秋蟹鳌之乐”。可见,潘巧云

将女性的性感展示得很充分。她不仅长得漂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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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聪明,前夫是王押司,现在的丈夫杨雄是狱卒兼刽

子手。潘巧云原本对杨雄是有意的,煞费苦心地安

排一切,日常中对杨雄的照顾也是细心周到。然杨

雄却总是上夜班,先是冷落了潘巧云,等石秀一来又

忙于切磋武艺,于是便有了她与和尚裴如海偷情被

发现的事。潘巧云之死在于其狂。电视剧《水浒传》
中潘巧云死前对杨雄说:“你懂什么是爱吗? 我嫁你

两年,不如我和师兄快活两日。”她将女性的欲望与

需求表现得过于大胆而直接。巧云之死也是令人痛

惜的,先被割舌头再被大卸七块,饱受肉体和精神的

双重折磨,死状极其悲惨,以至于后人写巧云和海和

尚生有一子海儿,18年后砍杨雄首级祭奠父母之事

代其出气。
(四)贾氏之蠢

卢俊义仪表堂堂,家世显赫,几乎没有缺点,有
钱有貌有势有闲还有本事,富甲天下,棍棒天下无

双,但与这样的人生活一起生活的贾氏,却一点也没

有感受到幸福。卢俊义每日里打熬筋骨,不近女色,
却娶了如花似玉的老婆放在家里当摆设。贾氏尽管

贤良淑德,却并没有在卢俊义身上找到家的感觉,也
无法在他身上找到所需要的安全感。她只是想要稳

重踏实的家庭生活,而卢俊义却心宽体胖,大大咧

咧,潇洒自信,虽有君子之风却不理会夫妻之爱。当

有人设局引他出走时,贾氏劝他:“清心寡欲,高居静

坐,自然无事。”应该说这个劝谏是很有见识的,他却

全然不顾妻子的劝说,一意孤行,最终惹祸上身。可

见,虽然他出身好,家世好,相貌也好,见识却一般,
并不能给贾氏依靠。在生活小事上,他也没什么情

趣,不能让对方在琐碎的生活中感受到快乐。管家

李固恋家顾家,这正好弥补了她情感的空缺。但这

个女人终归被琐碎小事所迷惑,缺少一些大智慧,以
至于听信李固之言,毒害亲夫,害人害己。贾氏之死

在于其蠢。
梁山下的四大淫妇虽各有各的可恨之处,但也

各有其可怜之处。美女身边的那些好汉也是各有其

特点。潘金莲的丈夫武大郎,人称“三寸丁,谷树

皮”,没钱没长相还没时间,可谓爱无能。阎婆惜的

相好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

分要紧”,可谓不想爱。潘巧云的丈夫杨雄是蓟州押

狱兼行刑刽子手,外号“病关索 ”,热衷于练武,又忙

于公务,可谓不能爱。贾氏的丈夫卢俊义“平日只顾

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可谓无视爱。四大淫妇大多

貌美,却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英雄多不近女色,美
女多半就只能守活寡。男人有意无意的冷落造成了

女人的背叛。男人们称兄道弟,终日打打杀杀,女人

缺少爱,被忽视,被冷漠。可以看出《水浒传》中那些

英雄好汉多是重视拳头轻视女人的。对很多人来说

生存是第一位的,当时社会的核心竞争力是拳头,人
们对拳头的兴趣也远远高于其他。《水浒传》里也有

几个看重女人的,但多是地位相对稳固的有钱人,如
高衙内、西门庆之流,不过他们也只是用色情的眼光

来看待女人,单纯地把女性当消费品。即便是林冲,
在其地位权力相对稳固时与娘子虽也是很恩爱的,
但到后来发配离散后,也就不再提女人了。可见社

会权力主体的分配对性别关系的维护,也是有决定

性意义的。男人对女人的爱不仅要有爱的条件还要

有爱的能力,这一点在《水浒传》中是集体缺失的。
《水浒传》更感兴趣的是塑造男女二元对立的生存模

式,从生存上从文化上把女性作为他者来表现。

  三、《水浒传》建构女性他者形象的两种

方式

  《水浒传》通过塑造女性刻板形象建构了他者形

象。刻板形象是指对人和事所形成的一套固定看

法,这个看法让社会公众在心理层面产生了负面影

响,从而使得这类形象被指认为有待规训的他者。
文学中的各种话语充满了对各种理想主体的建构,
如理想的人际关系、理想的社会角色以及理想的身

体。社会借这些理想的主体来延续和生产某种价值

观,个体将它们再内化为一种自我需求从而保障社

会的有序进行。同时文本也将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

形象描述为刻板丑陋的符号,从而引发这些对象的

身份认同焦虑。当这些对象失去了社会认同再失去

自我认同时,就会自觉放弃自我归顺到理想主体之

内。可见塑造他者形象不仅是文学策略,更是一种

文化行为。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有一个预设的他

者便是女性。
《水浒传》毫不隐晦地致力于塑造女性他者形

象。文本中对女性他者形象的建构主要有两种方

式:一是建构被认同的“理想形象”,如梁山上的三员

女将(异化),她们虽是正面人物但均为配角;二是塑

造该受谴责的“负面形象”,如梁山下的四大淫妇(丑
化),她们多是恶的化身,结局很悲惨,用来起到威慑

和恫吓的作用。淫妇作为《水浒传》刻画成功的人物

形象,几百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堪称淫

荡、狠毒的典型。那么究竟怎样才是淫妇呢? “淫
妇”这个词一般而言有三层含义:第一,“通奸的女

子:违背家庭伦理与自己丈夫以外的其他男子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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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发生性行为的女子”,即行为上有过错,这种过

错在社会伦理的层面来看是有罪的,这是对规则的

挑战;第二,“指淫荡的女人,通常指着装裸露,言谈、
举止、行为下流的女人,古代亦常指妓女”,即行为上

有过失,这种过失偏离了日常行为规范,是对习俗的

挑战;第三,“性观念不保守,未保持贞节的女子”,即
行动上的淑女,思想上的女流氓,这是对观念的挑

战。如此看来,淫妇这个词,从本意上看是一个很宽

泛的概念,人们对其有不同的评判维度,但它有一些

共同的特点:要么过分展示女性特征如女性的身体,
要么过分展示女性的欲望,要么就是过分展示女性

的存在感。在男性社会,男性居于社会主导地位。
安全感的获得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女性总要通过社

会赋予的身份从而间接获得安全感。女人作为消费

品,作为第二性的身份,是隐藏在承载着男权权力的

角色之中的。女人漂亮点的说是妖媚、狐狸精、花
瓶,漂亮狠了,倾国倾城的统一被称为祸水;能力强

点的叫男人婆、母夜叉、母老虎、河东狮吼等;多情的

便是婊子、泼妇、破鞋、下三烂。关于女人的骂名层

出不穷,而其中最为毒辣的便是淫妇。四大淫妇都

缺少关心缺少爱,又不甘于充当家庭的摆设,爱情的

玩偶。她们相信“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

人肩头痛哭一晚”,只是她们大多遇人不淑,或者说

没什么好的男人有可能被她们遇见,最后她们只能

拿自己的生命祭奠了叛逆的青春。
中国古代其实是不太张扬女性之美的。水蛇

腰、勾魂眼、风骚、狐狸精和妖气之说,都是对女性之

美遮蔽与恐惧的说辞。男人都喜欢漂亮的女人,但
漂亮的女人多带有不安全因素。男权社会更愿意把

女性安放在生育的工具和爱情的玩偶这样功能性的

位置上,而对于其审美的肯定则是很谨慎的。其实

《水浒传》中对女性的描写,还是传统上对女性既爱

又怕的心理的延伸。对女性的物化叙事,本身就是

对女性美的漠视和回避的一种手段。这也是中国传

统女性审美文化中存在的一个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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